
理性之造福枷锁

提要：通告。最英明的路线。长篇叙事诗。

今天《国家报》刊登了一则通告，现将原文逐字抄录于下。

①原文并无“飞船”一词，并且全书无一处提到“一体号”的名称，只说它是一种星际

间运输工具。为了行文方便，中译者把它称作“飞船”。 译者

②即“大一统国”的居民。原文 （英译 意为“编号”、“号码”，因为该国

“再过 天之后，‘一体号’即告竣工。第一艘‘一体号’升

空的伟大历史时刻，已经迫在眉睫。一千年前，你们英雄的先辈

征服了全世界，使之归顺大一统国。一项更加辉煌的壮举有待

于你们去完成：你们将驾驶着用玻璃质料制造的喷火式电动飞

船①‘一体号’去实现宇宙的大一统，求出这个无穷方程的积分。

你们必须迫使居住在其他星球上的未知生物就范，给他们带上

他们很可能仍然处于蒙昧时代的自由状

态。我们将给他们送去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来的精确无误的幸

福。如若他们对此不理解，我们有责任强制他们接受这种幸福。

不过，在动用武器之前，我们要试一试语言的威力。

“兹以造福主之名义向大一统国全体号民②通告如下：

“凡自认有能力者，均应撰写论文、诗篇、宣言、颂歌或其他

文字，颂扬大一统国之宏伟壮丽。

居民没有名字，只有国家颁发的编号，人们均以号码相称。为了便于阅读，试译作“号

民 译者注。



“一体号”的建造师。我只是大一统国众

“这将是‘一体号’送出去的第一批货物。”

“大一统国万岁！号民万岁！造福主万岁！”

我写这段文字时感到自己两颊绯红。是的，就是要求出巨

大的宇宙方程的积分。是的，就是要把蒙昧状态的曲线展开，按

正切渐近线，即按直线把它校直。因为大一统国的路线是一条

直线。这是一条伟大、神圣、正确、英明的路线，是一切路线当中

最英明的路线⋯⋯

我是号民

多数学家中的一员。我这支写惯了数目字的笔，无法写出旋律

优美的音乐。我只是试着记述我的见闻和我的思考，确切地说，

是我们的思考（的确如此，是我们的见闻和思考，惟其如此，就用

《我们》作为我这部笔记的总标题吧），然而这些文字均来源于我

们的生活，来源于从数学角度而言至善至美的大一统国之生活。

既然如此，这篇东西就其本身而言，不就超出我的初衷而将成为

一部长篇叙事诗了吗？肯定如此，对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并且是

了解的。

我写这篇东西时总感觉自己脸上火辣辣的。这种感受，和

一个女人初次听到自己腹内尚未睁眼的新生儿的脉搏时的感

受，大抵是很相似的。这既是我，同时又不是我。我必须用自己

的体液、自己的血浆孕育他长达数月之久，然后再忍痛使他脱离

自己的身体，把他双手奉献给大一统国。

乎每一位号民都会但是我心甘情愿，每一位号民，或者说

这样。我心甘情愿。

春天。风从绿色长城外面，从眼睛望不见的荒野刮来含蜜

提要：芭蕾。正方形的和谐。未知数



而且是从最普通、最司空见惯

的花粉。这种甜甜的花粉令人感到嘴唇发干，你不由得时不时

地用舌头去舔它。想必迎面走来的女人（当然也包括男人在

内），他们的嘴唇也是甜甜的。这不免有些妨碍逻辑思维。

（古人的鉴赏然而你看那天空！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

趣味何其荒诞不经，他们的诗人面对着这一团团奇形怪状、乱七

八糟的水蒸气，竟然会大发诗兴）。我就是喜欢，而且如果我说

我们大家都喜欢这样一尘不染、纯净无瑕的天空，我确信我没有

说错。在这样的日子里，整个世界看上去就如同绿色长城①，如

同我们所有的建筑物一样，是用坚实、耐久的玻璃质料铸造而成

的。在这样的日子里，你可以看到事物的蓝色的最深层，看到事

物的迄今未知的奇妙方程式

的东西中看到的。

就说今天早晨吧。我来到“一体号”建造现场，一眼就瞧见

了那些机器：调节杆的圆球紧闭着双眼在那里忘情地旋转，曲柄

轴光闪闪地左右摇摆，平衡器趾高气扬地扭着肩膀，插床的刀具

随着无声的音乐频频做着下蹲动作。我突然发现，在淡蓝色的

阳光照耀下，这一台气势恢宏的机器芭蕾是何等壮美。

接下去自然会有人问：何以会美呢？舞蹈为什么是美的呢？

答曰：因为这是一种非自由的运动，因为舞蹈的全部深刻涵义就

在于绝对的审美服从，就在于达到完美境界的非自由状态。有

人说，我们的祖先在他们生活中最兴奋的时刻常常手舞足蹈（如

宗教仪式和阅兵大典）。如果此言属实，那么只能有一种解释：

非自由本能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天然属性，而我们在今天的生

活中只是有意识地⋯⋯

这时示码器响了，我不得不暂时停笔。我抬眼一看，是

译者注墙。

英译①“绿色长城 是一道把“大一统国”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玻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一向觉得她长得很像她的这个名字：比这个可爱的

，果然是她。再过半分钟她本人将驾临此地，邀我去散步。
一

厘米，因而浑身显得圆滚滚的，还有母亲标准中的规定矮了

字形，我讲每一句话，这张嘴巴她那张粉红色的嘴巴，也是呈

都张得大大的。另外，她手腕上的褶纹也是圆鼓鼓的，像孩子的

褶纹一样。

惯性的作用她走进来时，我大脑的逻辑飞轮仍在轰鸣着，在

下我谈起刚刚拟定的那个涵盖了机器、舞蹈以及我们所有人的

公式。

“妙极了。对不对？”我问。

给了我一个粉红色“是的，妙极了。春天来了呀。”

的笑脸。

好嘛，您听听：春天来了呀⋯⋯她说的是春天。这些女人

哪⋯⋯我把话打住了。

（如果

我们来到楼下。大街上人山人海：每逢这样好天气，我们通

常利用午饭后的一小时个人时间做一次额外的散步。一如往

常，音乐工厂①用它的全部铜管乐器奏着《大一统国进行曲》。

号民们，成百上千的号民们，身穿浅蓝色的统一服②，胸前佩带

金色的号牌（每个男女号民都有一个由国家颁发的号码），整齐

地排列成四人一排，意气风发地走在大街上。我，我们这一排四

个人，只是这股洪流的无数浪花之一。我的左边是

在一千年前，由我那些满身汗毛的祖先中的哪一位来写这句话，

他肯定会在她的名字前面加上“我的”这个可笑的字眼儿），右边

是两个不认识的号民，一男一女。

英译 。可能是一种播放①“音乐工厂”，原文为“

音乐或制作音乐的设施或机器。

②“统一服”源于古代“ 作者注

译者注

，一词。



世纪当时的一条大街，人群、

花里胡哨、乱七八糟地堆

嗒

天空蓝得令人欢欣，每一个号牌上都映现着初升的小太阳，

一张张明净的脸盘，绝无半点邪恶的阴影。到处是一片光

辉⋯⋯说来你也许会明白，仿佛这世间万物都是用同一种发光

的、含笑的物质构造而成的。还有铜管奏出的“塔

嗒”的节拍，这些铜管奏出的音阶，在阳光照耀下仿佛闪闪发光。

我们随着每个音阶在攀升，越来越高，直达令人目眩的蓝天⋯⋯

又像今早在飞船建造现场那样，此刻我又仿佛生平第一次看

清了眼前的一切：不可移易的、笔直的街道，晶莹闪亮的路面，精

美透明的六面体屋宇，显示着正方形和谐的灰蓝色队列。而且我

觉得，仿佛不是过去的数代人，而是我，正是我自己，战胜了古老

的上帝和古老的生活，正是我自己创造了这一切，我就像是一座

高塔，不敢移动我的臂肘，惟恐把墙壁、圆屋顶、机器碰得粉

碎

接下来，一眨眼间跳过了好几个世纪，由“十”号跳向“一”

号。我回忆起（显然是对比引起了联想），我突然回忆起博物馆

里的一幅绘画。画面上是他们

车轮、牲口、广告、树木、颜色、小鸟

砌在一起。据说当时确实如此，这倒是很有可能。可我却感到

这太不真实、太荒诞了，以致我忍不住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随即从右面传来了笑声，就像是回声一样。我转身一看，两

排洁白的、异常洁白而又尖利的牙齿映入我的眼帘，这是一张陌

生的女人的脸。

“对不起，”她说，“您兴冲冲环顾四周的神情，很像神话中创

造世界后第七日的那个上帝。我觉得您肯定相信，连我也是您

创造的，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创造的。我真受宠若惊⋯⋯”

，而

她说这话时毫无嘲讽之意，倒可以说，还带着几分敬意（也

许她知道我是“一体号”的建造师）。但是，我弄不清楚，不知是

她的眼神里还是眉宇间，有一个令人恼火的、莫测高深的



民，他长得像字母

右边这位

说：

“是啊⋯⋯很遗憾！”

说实在的，她这句“很遗憾”说得恰如其分。但是，她的脸

上，也许是声音里，总有些不大对劲儿⋯⋯

我一反常态，声色俱厉地说：

“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科学在进步，道理很明显，即使不是

今天，那么再过五十年，一百年⋯⋯”

字母的活像

且我怎么也捕捉不到它，无法用数字表示它。

我不知怎么感到很尴尬，语无伦次地为自己的发笑寻找一

个合乎逻辑的理由：显而易见，今天这个时代和当时那个时代之

间的这种反差，这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为什么是‘不可逾越的’呢？（好洁白的牙齿哟！）鸿沟上可

以架座桥嘛。请您想想看，这铜鼓、方队、横列，不是也曾经有过

吗，所以⋯⋯”

原话说出了我在散步之前记录下来的想法

“说的是，这个道理很明显！”我大声喊道（她几乎是用我的

这种思想的重合

现象，令人拍案叫绝）。“您瞧，就连思想都是如此。这是因为任

何人都不是单独的“一”，而只是“之一”而已。我们彼此是如此

相似⋯⋯，，

她说：“您敢肯定吗？”

我一看见她那两道挑到太阳穴的剑眉

两只小犄角，不知怎么就乱了方寸，我朝左右两边看了一眼⋯⋯

我的右边是个女性，身材瘦削，轮廓鲜明，僵硬中透着柔韧，

像鞭条一样，她是 （直到这时我才看见她的号码）；左边是

，她则截然不同，全身是由一些圆组成的，手腕上有一条孩

子般的褶纹；我们这四个人最边上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性号

，折成两道弯儿。我们彼此并不相同嘛⋯⋯

多半觉察到我的困惑的眼神，叹了口气



对我笑了笑分手的时候，

下。个人活

动时间结束了。

”

“就连大家的鼻子

“是的，就连鼻子，”这一次我几乎是大声吼叫了。“既然存

在嫉妒的原由，不管什么原由⋯⋯既然我的鼻子是钮口形的，而

别人的鼻子⋯⋯”

“噢，您的鼻子吗，用古人的话说，您的鼻子倒称得上是‘古

典式’的呢。不过您的手⋯⋯不，不，让我看看您的手，让我看

看！”

我最受不了人家看我的手。我的手布满了汗毛，毛烘烘的。

这是荒诞的返祖现象。我把手伸出去，并且尽可能用一个旁观

者的语调说：

“一双猴子的手。”

她看了看我的手，又看了看我的脸。

“这可真是绝妙的协调。”她好像称分量似的，用眼睛打量着

我，眉梢上又显现出两只小犄角。

高兴得咧开了粉红色的嘴巴。“他登记在我的名下，

的

她这话还不如不说，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总之，这个可爱

⋯怎么说呢⋯⋯她的语言速度设定错了，语言的秒速总

地敲了

应该略微小于思想的秒速，而决不可相反。

大街尽头蓄能塔①上的那口钟

和那个 体形的男性号民一起走了。

他那张脸令人肃然起敬，并且此刻看上去好像还很面熟。不知

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一时想不起来了。

似的让人仍旧是像

摸不着头脑。她说：

，

译者注的装置。产生的能

①蓄能塔（英译 ）是一种收集、贮存大自然中放电现象（如雷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你们

我把昨天的笔记通篇看了一遍，却发现我写得不够清楚。

我是说，这些事对我们这里的每个人来说都是十分清楚的，而对

我的笔记将由“一体号”送给你们这些未知的人们

分别的时候，我在她美丽的、无一丝云

次⋯⋯不，准确地说，是吻了三次。

在⋯⋯”

号大课室①来一下。”“后天请到

我耸了耸肩说：

“这就要看我是否会收到正巧是您所说的那间大课室的通

知了。”

她却用一种令人不解的自信口吻回答说：

“会收到的。”

呆一小会儿功

这个女人就像一个偶然混进方程式的无法解开的无理数，

使我很反感。我乐得留下来，能和可爱的

夫也好。

我和她手挽着手走过了四条大街。到了拐角，她该往右走，

我往左走。

“我真想今天到您那儿去，放下幔帘。就在今天，就在现

抬起圆圆的、亮亮的蓝眼睛望着我。

她真可笑。叫我对她说什么好呢。昨天她刚来过我这里，

并且比我更清楚，我们的最近一个性生活日是后天。这不过又

是她的“思想超前”，就像发动机提前打火（而这往往是有害的）。

的眼睛上吻了两

一

译者注）是“号民”们听各种讲座的场所。①大课室（英译

提要：男式上装。长城。作息条规。



则很难说了。一部伟大的文明经典，你们也许刚刚读到 年

前我们祖先读到的那一页。就连作息条规、个人时间、母亲标

准、绿色长城、造福主这样的常识性名词，你们也未必了解。让

我来谈这些，未免太可笑，同时又感到很为难。这就好比让一位

世纪的作家在他的小说里解释何谓“男式上装”、“公寓式住

房”、“妻子”。可话又说回来，如果要把他的小说翻译给未开化

的野蛮人看，而不给“男式上装”加个注释，那怎么行呢？

我敢肯定，一个野蛮人看着“男式上装”就会想：“这玩艺儿

有啥用？不过是个累赘。”我觉得，如果我对你们说，自从二百年

大战以来，你们这里谁都没有到过绿色长城外面，你们同样也会

是满脸困惑。

但是，亲爱的读者，总该动点脑筋才是，这是很有好处的。

一个很明显的道理：我们所了解的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从游牧方

式过渡到定居方式的历史。由此难道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定居程度最高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也就是最完善的生活方

式（我们的）。如果说人们曾经在地球上四处漂泊，那也是史前

时期的事。那时还存在着民族、战争、贸易，还在不断地发现各

种新大陆。而现在谁还需要这些，还有什么必要？

我认为，人们对这种定居生活，决不是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

习惯了的。在二百年大战期间，所有道路都被破坏，荒草丛生。

起初一段时间，生活在一个个被绿色丛林隔离开来的城市里，想

必是非常不方便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呢？人类脱落了尾巴之

后，大概也并非一下子就学会了如何不用尾巴驱赶苍蝇的呢。

起初他们肯定为了失掉尾巴而感到苦恼。然而现在你们能够设

想你们长着一条尾巴吗？或者说你们能够设想自己不穿“上装”

光着身子走在大街上吗？（也许你们还穿着“上装”散步呢。）同

会是什么样子。

样的道理：我无法想像一座城市不围上绿色长城会是什么样子，

我无法想像生活没有作息条规的数字装



条规所规定的同一

点至点至

作息条规⋯⋯它挂在我房间的墙壁上，金底的紫红色数字

此刻正威严而又亲切地望着我。我不由得想起古人称作“圣像”

的那种东西，真想写一首诗或一篇祝祷词（两者一样）。唉，我为

什么不是一个诗人呢，那样我就能够用体面的文笔对你大加赞

颂了。啊，作息条规！啊，大一统国的心脏和脉搏！

《铁路运营时刻

我们大家（也许包括你们在内）在学生时代，都读过古代文

献中流传至今的一部最伟大的传世之作

碳素，但是

表》。但是，即使把它放在作息条规旁边，你们也会看得出前者

不过是石墨，后者则是钻石。虽然二者都含有

那钻石多么坚实、晶莹，多么璀璨夺目！当人们像车轮一样在

《铁路运营时刻表》的篇页上驰骋时，有谁不是激动得透不过气。

然而作息条规把我们每个人都活生生地变成一部伟大叙事诗的

六轮钢铁英雄。每天早晨，我们千百万人，以六轮机车的精确

度，在同一小时和同一分钟，像一个人似的一齐起床。我们千百

万人在同一小时开始工作，又在同一小时结束工作。我们融合

成一个有千百万双手的统一的身躯，在作

秒钟外出散步、去大课堂、去泰勒①健身房，在同一秒钟回去睡

觉⋯⋯

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对于幸福这个课题，我们这里也还没

有一个绝对正确的解答方案。强大的统一机体每天有两次

点点和 分解成一个个单独的细胞。

这就是作息条规所规定的个人时间。在这两个小时里，一些人

循规蹈矩地拉下室内的墙幔，另一些人踏着铜管乐器奏出的《进

行曲》的音阶，步伐齐整地在大街上行走，还有一些人像我现在

这样，坐在写字台旁。但是我坚信，哪怕有人说我是个理想主义

译者注致分工和操作合理化的基础上，其特点是最大限度提高效率，以获取利润。

美国工程师，泰罗制的创始人。这种生产管理制度建立在细① 泰 勒



这一逻辑阶梯的最后一个梯级

的母亲标准和父亲标准。

太可笑，太离奇了，以致我写了这些之后未免有些担心，惟

秒将全部被

者和幻想家，我也仍然相信，我们或早或晚，总有一天会为这些

时间在总公式中找到一个位置，总有一天这

纳入作息条规。

关于人们还生存在自由状态、即无组织的野蛮状态那个时

代的奇闻轶事，我读过许多，也听过许多。但是，我一直感到最

不可思议的是这种事：当时的国家政权（尽管还处于萌芽状态）

怎么竟然坐视人们过着一种没有我们这种作息条规、没有强制

性散步、没有精确安排的进餐时间的生活，人们何时起床，何时

就寝，都悉听尊便。有的史学家甚至说，当年街上的灯火彻夜通

明，行人和车辆终宵不息。

对此我百思不解。无论他们怎样无知，也总该明白，这样的

生活乃是真正的灭绝人口的大屠杀，只不过是一种日复一日的

慢性杀害罢了。国家（人道主义制度）禁止杀害一条人命，而不

禁止把数以百万计的人害得半死不活。杀死一条人命，也就是

说使人员寿命总和减少

少

岁，这是犯罪，而使人员寿命总和减

万岁，却不是犯罪。这岂不是很可笑吗？这道数学道德

岁的号民，只消半分钟就可解开。题，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

他们那里却做不到 因他们所有的康德合在一起也做不到

为没有一个康德想到应该建立一个科学的伦理体系，即以加减

乘除为基础的伦理体系）。

国家（它竟敢自命为国家！）居然对性生活放任自流，这岂不

是一桩怪事。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多少次⋯⋯都悉

听尊便。全然不讲科学，活像动物。并且还像动物一样，盲目地

生孩子。说来也真可笑：他们懂得园艺学、养鸡学、鱼类养殖学

（我们有翔实的材料，说明他们掌握了这些知识），却未能攀登到

生育学。他们未能想到我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就寝铃声响了： 点

恐你们，不相识的读者们，认为我是在恶作剧。说不定你们会以

为我在存心戏弄你们，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但是，首先我不擅长于开玩笑。任何玩笑话都夹杂着谎言。

其次，大一统国科学认定古代人的生活确实如此，而大一统国科

学是不可能出差错的。况且人们还都处在自由的状态之中，也

就是说还都处在野兽、猿猴、牛羊的状态之中，哪里会有什么国

家逻辑呢。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从我们那毛烘烘的心底，从我

们内心的深处，还偶尔传出猴子的野性回声，又怎么可以苛求于

他们呢。

幸好只是偶尔。幸好这只是一些机件的小小故障，它们很

容易修复，无须中断整台机器永恒而伟大的运转。要想卸掉一

根弯曲变形的螺栓，我们有造福主那只技术娴熟而又稳健有力

的手，我们有护卫①的训练有素的眼睛⋯⋯

折成两道弯的人，对了，正巧我现在想起来了：昨天那位像

他怀有这种本能的敬畏，而当那位怪里怪气的

我好像有一次看见他从护卫局走出来。现在我才明白，我何以对

在他面

前⋯⋯我又何以感到有些尴尬。我不得不承认，这个

分。明天见。

一

译者注“护卫局”是兼警务、情报、特工于一身的安全机关。

英译）是下文“护卫局”①护卫（英译 的工作人员。

迄今为止，我对生活中的事都看得很清楚（我偏爱“清楚”一

词，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可是今天的事⋯⋯我倒看不懂了。

提要：野蛮人与晴雨计。癫痫。假如。



今晚 点

是大课室总数， 是号民总

号大课室的首先，正像她所说的那样，我果真收到了去

通知，虽然概率只不过是：

数）。其次⋯⋯不过还是按顺序谈为好。

那张可爱的粉红色弯月形嘴巴会

大课室。这是一座巨大的半球形玻璃建筑物，被阳光照射

得通体明亮。一圈圈的座位上，只见个个剃得精光明亮的圆球

似的脑袋，显得气宇非凡。我心神不定地向四周围扫了一眼。

我想我当时是在寻找：

不会出现在统一服的蓝色海洋中。这不那边不知是谁的一副异

常洁白而锋利的牙齿，很像是⋯⋯不，不是。

来会我，我希望在这里见到她，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

铃声响了。我们起立，唱《大一统国国歌》。随后，录音讲师①

出现在台上，它那金色的扩音器和机智风趣的语言大放光彩。

世“尊敬的号民们！不久之前，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一本

纪的书。擅长讽刺的作者在书里谈到野蛮人和晴雨计。一个野

蛮人发现，每当晴雨计水银柱停在‘雨’字上，天上果然下雨。这

个野蛮人正盼望下雨，他就挖一些水银出来，使得水银柱恰好达

到‘雨’的水平（屏幕显示出，那个插戴羽毛的野蛮人正在抠水

银。场内哄笑）。你们在笑。但是，你们不觉得那个时代的欧洲

人更加可笑吗？欧洲人和那个野蛮人一样，也在盼‘雨’，盼的是

大写的雨，代数学上的雨。但是他们面对晴雨计，却显出一副可

怜相。野蛮人最起码比他多一些勇气、毅力和逻辑性（尽管是野

蛮的逻辑），因为他弄清楚了一个道理：结果和原因之间存在着

联系。他挖掉一些水银，从而在一条伟大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

步，而这条道路通向⋯⋯”

一

译者注①可能是一种智能机器。



颇为好笑的实例，请听

就在这时我这时（我重申：我在如实地记录，毫无隐瞒）

有一会儿功夫仿佛具有了防水性能，对于扩音器倾泻出来的充满

活力的水流，我竟然涓滴不入。我突然觉得自己到这里来是多此

一举（为什么“多此一举”，既然给了通知单，怎么可以不来呢？）；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空谈，言之无物。我好不容易才开动我的注意

力，这时录音讲师已经转入正题，开始讲我们的音乐及其数学构

成（数学为因，音乐为果），介绍不久前才发明出来的音乐机。

“⋯⋯只需摇动这个手柄，你们中间任何人都能在一个小时

之内生产出三部奏鸣曲。而你们的祖先做这件事可得花大气力

了。他们只有折腾到“激情”（一种尚不知晓的癫痫）大发作的地

步，才能创作。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个说明他们音乐创作情况的

世纪斯克里亚宾①的音乐。这只黑色

木箱（台上幕布拉开，那里放着他们的一件古老乐器），他们把它

叫做‘皇族木箱’或者‘王室木箱’②，这也足以说明他们的整个

音乐该是多么⋯⋯”

说了吧：原来是她

下面的话我又记不起来了，很可能是因为⋯⋯也罢，我就直

走到“皇族木箱”跟前。大概是她

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台上，使我大吃一惊。

她穿着一种怪里怪气的古代服装。黑色的衣裙紧裹着身

体，祖露的双肩和胸部被映衬得格外白皙。还有⋯⋯之间的那

道暖烘烘的阴影，随着呼吸起伏颤动，再加上满口雪白耀眼的牙

齿，几乎放射出凶险的光芒⋯⋯

她朝台下微微一笑，使人感到像被蜜蜂蜤了一下。然后她

坐下来开始演奏。野性，肉麻，光怪陆离，如同他们的整个生活

一

译者注室”之意。本书主人公不知其为何物，望文生义，称之为“王室木箱”。

）②这里指大钢琴（又称三角钢琴）。俄语中“大钢琴” 词含有“王族”或“王

①斯克里亚宾 译者注，俄国作曲家和钢琴家。



疼痛⋯⋯舒缓而甜美的疼痛精神病

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理性的机械美。我周围的人做得对，他们都

在大笑。只有少数人⋯⋯可是为什么我也在其中？我？

蜂 得再深些、再痛些。这时有一个太阳缓缓升起。不

对，癫痫

，但愿

它

是我们的太阳，不是那个蓝晶晶的、将光线均匀地射进玻璃墙砖

的太阳，不是的。这是一个野性的、飞驰的、炙热的太阳

让你急欲脱掉身上的一切，把这一切撕成碎片。

坐在我一旁的那一位，朝左面瞥了我一眼，发出一声嘻嘻的

冷笑。不知怎么，我清清楚楚地记住了这个情景：只见他的嘴唇

上冒出一颗微型的唾液泡，随即破裂。这个小泡泡使我顿时清

醒。于是我又是原先的我了。

如此而已。

此时我和所有在座者一样，听到的只是一片急促而嘈杂的

琴弦声。我笑了。心情变得轻松自如。这位有才华的录音讲师

把野蛮时代描述得绘声绘色

行星的光谱⋯⋯气势多么磅

后来我听了我们的当代音乐（作为对比，结尾时演示了我们

的当代音乐），那才是一种享受呢！那时合时分的无穷的行列发

出的水晶般清晰的半音音阶，以及那泰勒①和麦克劳林②公式的

整合和弦，那毕达哥拉斯短裤③、厚重的二次方全音转调，那衰

竭振颤运动的忧郁旋律，那随着由许多个休止组成的夫琅和费

谱线④而变换着的明快节拍

礴！章法多么严谨！而古代人的音乐随心所欲，毫无规则，无非

是一些野性的狂想，这种音乐多么渺小可怜⋯⋯

。）于 译者注年对这种谱线作了详细描述，因而它被命名为“夫琅和费谱线

④ 即 太 和恒星光谱中的吸收谱线。德国物理学家夫琅和费（

③这是对毕达哥拉斯创立的勾股定理的谑称。 译者注

译者注等方面的著作。

②麦克劳林（ ，苏格兰数学家，著有数学分析、曲线理论

①泰勒（ 译者注，英国数学家，创立了泰勒公式。



过也许是一个新的话题

着的那页（第

一遍了。

，只要您，只要“亲爱的

“只要”什么 ？“只要”什么嘛 ？又是老生常谈：生孩子。不

是有关⋯⋯有关那个女人的话题？

这种话他们也真想得出来！

我们大家和往常一样，四个人一列，排着整齐的队列从大课

室宽大的门里走了出来。一个熟悉的、双折弯的身影从我身边

闪过。我毕恭毕敬地对他施了个礼。

就该到了。我感到激动，那是再过一个小时可爱的

一种愉快而有益的激动。回到家里，我赶快跑进管理处，把自己

的一张粉红色票券交给值班员，领到一张准许拉幔帘的证明。

在我们国家，只在性生活日这一天才享有这种权利。我们的房

子是透明的，墙壁仿佛是用发光的空气编织而成，大家都总是在

光天化日之下，总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

可以隐瞒的。况且这样可以减轻护卫们艰苦而祟高的劳动。否

则不知会闹出什么事体呢。古代人的住房很奇怪，而且不透明，

或许正是这种住房造成了他们可怜的笼中鸟心理。“我的

①房子就是我的城堡”

有些气喘吁吁地走点我拉下幔帘，就在这当口儿

了进来。她把粉红色的小嘴凑过来，并且递过来一张粉红色的

小票。我撕掉了票据，却摆脱不掉她粉红色的嘴巴，直到最后一

分。刻 点

然后我给她看了我的“笔记”，并和她谈了平方美，立方美，

直线美，我觉得谈得很好。她一直在听着，脸上泛起迷人的粉红

色，突然她的蓝眼睛里涌出泪珠，一颗，两颗，三颗，正滴在打开

页）稿纸上。字迹被洇得模糊了。咳，只好重抄

”

译者注以为然，因为在“大一统国”人眼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个人的。

①拉丁语，意即“原文如此”，这里表明主人公对他引用的这句成语中“我的”一词不



虽说这件事好像⋯⋯不，这未免太荒唐了。

提要：正方形。世界的主宰。愉快而又有益的功能。

我又搞错了。未知的读者，我和您这样谈话，好像您就

是⋯⋯比如说，好像您就是我的老朋友 。他是一位诗人，

嘴唇厚厚的像黑人。是的，人人都知道他。可您是在月球、金星、

火星或者水星上。谁知道您，谁知道您在什么地方，又是何许人。

请您设想一下，有一个正方形，一个很有生气的、顶呱呱的

正方形。人家要它谈谈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您一定明白，它脑

袋里想得最少的就是应该谈到它的四个角相等。这个现象是那

么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他简直视而不见。我就是经常处于这种

正方形状态。就说这粉红色票券以及与它相关的一些事吧。对

于我而言，这不过只像正方形四角相等那么简单，但对于您而

言，这可能比牛顿二项式更叫人摸不着头脑。

：人欲主宰世界，必先制服世

让我来说明一下。古代的一位贤哲碰巧说出了一句至理名

言：“爱情和饥饿主宰世界。”

年发明了我们今

界的主宰。我们的祖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终于制服了饥饿。

我指的是伟大的二百年大战，那是一场城乡之间的战争。那些

野蛮的基督徒们多半是出于宗教偏见，死守着他们那种

“面包’，②不肯罢手。但是，大一统国建国前

的人口得以幸存。然而，地天的石油食物。诚然，全球只有

球的面貌在清除了千年污秽之后变得多么光彩夺目。而且，这

作者注不了解。

②这个词在我们这里仅仅作为诗歌语言保存下来，因为这种物质的化学成分我们并

译者注①拉丁语，意即“因此”、“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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